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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者“黄埔军校”，撑起中国登山界半壁江山
在 2020 珠峰高程测量队中，有 12 名地大校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

本报记者李伟

珠峰“新身高”数据处理正在加紧进行，5 月
27 日，中国人又一次登上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
玛峰峰顶，举世瞩目。无惧风雪、不懈攀登的背后，
一所大学的登山队也在悄然引发关注。

60余年来，中国地质大学培养出6000多名登
山人才，撑起中国登山界的半壁江山，是名副其实
的攀登者“黄埔军校”，师生们的足迹遍布祖国的
天涯海角、边疆大漠，踏遍了全球七大洲最高峰和
南北两极。

攀登者的荣耀，书写登山运动传奇

在 2020 珠峰高程测量队中，共有 12 名来自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校友。从 4 月 7 日进驻珠
峰大本营开始，他们在这座世界最高峰上，停留了
52 天，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今年的登山测量工作非常艰辛，5 月我们冲
顶了 3 次，前两次我亲历了冲顶测量整个过程，在
海拔七八千米的地方，我们要冒着大风，背负着
20 公斤左右的仪器设备，奋力向上攀登。第三次
冲顶，我因为前两次的体力透支，不能继续登到
8300 米，只能在 7900 米的地方携带我们的仪器
设备静候，有些遗憾。”国测一大队副总工程师、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海洋学院教授陈刚说。

作为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长，同为地
大校友的次落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四
次登顶。对于 2020 珠峰高程测量攀登队队长袁复
栋来说，这是他继 2008 年之后第二次登顶珠峰。

“他们在这次的测量过程中确实不容易，因为
天气原因，可以说是‘三上三下’。第三次抢到了最
后一个窗口期，成功登顶。通过他们传回来的视频
可以看到，风非常大，而且珠峰顶上可占用的位置
和资源也很少，测量非常危险和困难。”地大体育
学院院长董范说。

“这次登顶珠峰，还有一重意义——再次鼓舞
全国人民、特别是湖北人民、武汉人民取得抗疫最
终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董范说。在新冠肺炎疫情
尚未彻底消除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这种勇攀高
峰、永不服输的行动和力量鼓舞。

董范也是中国登山界的明星，今年 59 岁的

他，经历并见证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登山
运动的快速发展历程。常年从事户外运动、保持健
身习惯的董范，身材健硕，看上去不像年近六旬的
人，只能从肤色中看出这个汉子经历过风霜洗礼。
他曾带队登顶珠峰，并在 4 年时间内带队“打卡”
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极点，是一名令业
内人士尊敬的攀登者。

去年走红的电影《攀登者》，还原了我国登山
队 1960 年、1975 年两次登顶珠峰的经历。董范听
地大老教授朱发荣讲过多次。朱发荣是新中国第
一批登山人，与《攀登者》电影中吴京扮演的角色
原型王富洲等人一起，被国家派往苏联学习登山。
学成回国之后，朱发荣从事登山训练教学等工作，
为中国登山运动培养了一批批人才。

“曾听王富洲、朱发荣等老前辈讲过，当时国
际上对我们封锁打压，国家也是从综合角度考虑，
要争一口气，决定成立国家登山队，挑战从珠峰北
坡登顶。”董范告诉记者，为了登珠峰，当时中国登
山队调动了不少资源，但仍然只有简单装备。对当
时的登山运动员来说，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刚从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
身）毕业两年的王富洲等人被选进国家登山队。从
事地质工作的人，要常年进行野外科考，与登山运
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自上世纪 50 年代末，登山运动便被学校列入
体育必修课，野外科考翻山越岭，需要强健的身体
和征服大自然的智慧勇气，“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是地大人的心愿。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地大人
誓要“为祖国地质事业练就一双铁脚板”，经常以
班级为单位，全员参加“10 公里负重行军”，这也
成为学校传统的体育盛事。如今，地大的学生坚持
每天集体出早操，保持着早起床、早锻炼、早学习
的良好习惯。

“老一辈国家登山队只有部分老同志，国家决
定培养年轻人，我有幸入选，从此与登山结缘。”董
范正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国家决定再次成立登山
队后的新一批攀登者，1984 年 8 月他入选中国登
山队，经过组队训练，挑战位于青海的 6000 余米的
阿尼玛卿山，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山。

当年还是年轻小伙子的董范，一提登山就很
兴奋，上上下下帮忙运送物资跑了好几趟，带队前
辈还提醒他悠着点儿，但董范没放在心上，结果后

来高原反应强烈，还闹了笑话。
“头疼得厉害，我喊了一句‘妈妈我要回家！’”

董范笑着回忆说，后来这句话成了他的人生“污
点”，不少人直到现在还会拿这事开他玩笑。

如果说王富洲等人是中国第一代攀登者，董
范等人是第二代攀登者，那么董范的学生、有着珠
峰环保卫士之称的次仁旦达，中国首位登顶珠峰
的在校女大学生陈晨等年轻人，就是中国登山界
的新生代。

一批批中国登山人，从地大石油系、水文系、
物探系等学科中走出，经过专业训练后，成了中国
登山界的脊梁，撑起了中国登山运动。67 年来，地
大培养了 6000 多名登山人才，一部中国登山史，
满载着几代地大人的光辉足迹。

荣誉的背后，是一次次生死考验

在地大体育学院的宣传栏上，张贴着我国攀
登者征服一座座高山的历史成就，登山运动早已
成为这所学校的亮丽名片。

目前，这里拥有国际登山健将 1 名，国家登
山、攀岩健将 7 名，一级登山运动员 20 余人。社
会上称赞地大是“中国登山户外运动的‘黄埔军
校’”，一点不为过。用董范的话来说，中国登山协
会里约三分之二的人是地大校友，全国有名气的
登山俱乐部开办者也多是地大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自古以来，攀登
高峰，就是一种不畏艰险的精神象征，激励着人们
前行。然而，大风、冻伤、迷路、滑坠、雪崩，还有变
幻多端的天气，让登山成为一个高危运动项目。登
山者经常面临一次次生死考验。勇攀高峰的过程，
更是一路与死神同行。

董范在带学生攀登珠峰的途中，就曾遇见过
著名的“绿靴子”尸体。登顶途中，遇见的尸体就有
四五具。遇难者们这种地标性的特殊存在，也给后
来的登山人一种警示。

“户外登山运动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是正常
的，只有凭着大家顽强的意志力和团队力量，才能
化险为夷。”董范说，团队在攀登北美麦金利峰途
中，前面队员一条腿卡入进了冰川暗裂缝，因为是
结绳一起前行，如果前面有人掉进去，后面会跟着
一串掉进去。情势危急之下，其他队员立即奋不顾

身地展开营救，利用绳索、使出全身力气死死扯
着，才将遇险队员拉了上来。

“很多时候救别人就是救自己，在一次次挑
战极限中，大家才能深刻体会到不畏艰难、团结
协作理念的重要性。”董范说，身处野外，更能感
受到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细节决定成败，攀登
也在锤炼攀登者的思维，拓宽攀登者的想象，考
验着攀登者处理问题的智慧，更离不开团队的
合作支持。

作为一项靠天吃饭的运动，中国登山运动
一路与科学考察相随，离不开地质、气象、测绘
等相关学科支撑。中国地质大学曾先后在 1978
年、1985 年、1989 年按地学专业特点，编写了
供地质院校师生使用的野外理论教材、实用教
材及视频教材，以强化师生在地质找矿工作中
身体技能和身体素质的适用性。

长期以来，在杨遵仪、王鸿祯、池际尚等著
名地质学家带领下，一代代登山科考师生薪火
相传，对珠峰、阿里、三江源等地进行地质考察，
取得了一批开拓性成果。《西藏阿里地质》《西藏
阿里古生物》等著作，填补了我国西藏高山地区
相关研究的空白。在这所攀登者的“黄埔军校”
里，登山不再局限于其常规意义，而是与地学科
考紧密结合。

无限风光在险峰，勇攀人生新高峰

登山危险，为什么攀登者前赴后继？
董范告诉记者，当经历千辛万苦登顶的那

一刻，才能切身体会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攀
登魅力。

不过，这些年的攀登，也让董范看到了全球
变暖带来的地质变化，例如，电影《攀登者》中呈
现出的犬牙交错的冰塔林，如今在珠峰已经少
见。雪线上升、垃圾越来越多等现象，也让董范
感到着急。2018 年，董范的学生次仁旦达与其
他登山者在珠峰大本营海拔 5200 米以上区域
进行了 3 次大规模登山垃圾清理行动，清理食
品包装袋、食品罐子、酒瓶等生活垃圾 5240 公
斤，在次仁旦达等攀登者的呼吁下，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珠峰环保。

“地质人是天然的登山工作者，登山是为了

亲近山、了解山、认识山、欣赏山，与山进行心灵
交流，登山精神的核心是攀登、团队、和谐。”构
造地质学家杨巍然认为，一代代地质工作者，一
直奔走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攀登精神也激励
着一代代地质人勇攀自然高峰和科学高峰。杨
巍然的学生李德威教授前年因病去世，在杨巍
然眼中，李德威就是一个不断攀登的人，面对青
藏高原上与地质构造学说相矛盾的现象，李德
威用“30 年时间，8 万多公里行程”去解答。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如何去攀登？
“中国登山人的精神传承，也一棒棒在交

接。”董范现在需要攀登的“山”，已经变成让更
多的人了解登山、喜爱攀登。

在董范等人的推动下，地大也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登山户外运动人才培养体系。1998 年，
地大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野外生存体验课，成
为首批拥有野外生存教育资源库的大学。2004
年，地大成为全国首批拥有野外生存通选课的
大学，直到现在，课堂常常爆满，一座难求。2005
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户外运动本科专业，2007
年率先招收了登山户外运动方向的硕士研究
生。2018 年 11 月 16 日，中国登山户外运动学
院落户中国地质大学，成为全国高校首个登山
户外运动专业学院，为国家登山户外运动培养
后备人才，“登山户外运动的摇篮”名副其实。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说，学校
的地球科学学科特色与登山户外运动及高山极
地科考血脉相通、相辅相成。学校将进一步整合
国内外优质资源，开展包括大众户外休闲与探
险、高水平竞技、户外产业经济、户外资源调查
和青少年户外教育等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
究工作。

攀岩是登山运动衍生出的新兴竞赛项目，
学校上世纪 90 年代建起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室
内攀岩馆，每年到攀岩馆参加训练的学生多达
5000 人。如今，一批攀岩“小将”也已在国际国
内攀岩赛事中崭露头角。

在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的登山科考专题展
览馆，透过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回望曾经青春
而坚毅的脸庞，敢为人先、不畏艰险、顽强拼搏、
勇攀高峰的中国攀登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
传承。

▲ 5 月 9 日，陈刚等人从 6500 米营地前往 7028 米营地，攀登大冰壁途中。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供图 ▲ 8 名登顶珠峰队员与 2 名高山摄像师在珠峰顶合影。

本报记者普布扎西

初识珠峰

青藏高原本是一座山，每一座山峰又是高原
母亲身旁逐渐长高的儿孙。

珠穆朗玛峰，板块“角斗”的产物，挺拔在世界
第三极。几千年来，高原人对山的崇拜深入骨髓，
这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是山外世界的诗和远方。

2020 年是中国人首登珠峰 60 周年。同时，珠
峰测量登山队 5 月底登顶珠峰，重新测量珠峰
高程。

在珠峰山区采访的 40 多天里，有幸认识了皮
肤黝黑目光坚毅的登山家、心思缜密逻辑严谨的
测量科学家、指挥有序胸怀大山的登山组织者，还
有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牦牛工、勤劳耕种笑容依
旧的村民、自在放牧沐浴阳光的牧人，也有苦心经
营旅馆的村民老板。

很多时候，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甚至一
起分享各自的喜怒哀乐。而这一切点点滴滴逐步
在我的内心世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珠峰山区全
景图。

这张图景不仅能回看珠峰山区的过去，也能
窥探其未来。

珠穆朗玛峰就像一个心想事成的“宝地”。无
数登山家在这里实现登顶世界之巅的梦想，载誉
而归。无数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世界演变的蛛丝马
迹，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秘。国家荣誉、人类信心、新
技术的使用等，通过攀登珠峰得以实现、传播、

展现。
珠穆朗玛峰也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无数人在

此粉墨登场。曾几何时，一心想要“征服”她的很多
人，永远留在山上；曾几何时，很多人的欲望和贪
婪给她带来无数的伤害。

然而，山依然在那里。

形色珠峰

4 月底，拉萨河流域早已进入春季，珠峰山区
依然是寒冬掠过的萧条。汽车经过时，窗外只有光
秃秃的山谷和远处的雪山。

车子每往前走一点，海拔就不断升高。快到珠峰
大本营，有一座陈年冰川冻土堆积的小山坡，翻过这
座小山坡后，眼前出现一个平坦的坝子。珠峰大本营
就坐落在这里，由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帐篷组成。

这里海拔 5200 米，氧气含量相当于海平面的
一半。初到大本营，身体机能需要进行一次“格式
化”，呼吸加速、胸口发闷、血液 Ph 值改变、心跳
加速，人体迅速进入一次膨胀模式。

珠峰大本营是一个由登山管理者、商业登山
人员、登山协作人员、科技人员、媒体从业者、高山
厨师和牦牛工等组成的完整社会。

大本营最大的帐篷是一顶拱形帐篷。这是餐
厅，也是最具人气的地方。还未接到任务的登山向
导喜欢围坐在火炉旁，喝着甜茶有说有笑。爱玩的
向导在附近三人一组进行藏式骰子比赛，气氛融
洽温馨。

他们中间，有已经登顶珠峰 15 次（加上今年
登顶）的高级向导扎西次仁，也有勇敢而默默无闻

的登山修路队员。
扎西次仁是西藏登山队的高级向导，也是全

国有名的高山摄影师。至今，扎西次仁和他的另一
位同事创造了登顶珠峰 15 次的国内纪录。

2008 年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活动中，扎西
次仁用手机拍摄并传送了点燃火炬的照片，由新
华社向全球发布。此次重测中，他依然作为新华社
特约记者，登顶珠峰。

为了完成好今年的报道，在大本营我们一起
研究相机传输、拍摄角度等问题，也在登顶前后就
摄影报道多次培训和沟通。

也许长期在色块鲜明的地方生活，他们对摄
影摄像的理解比常人快速、准确。这些特征在日后
高海拔拍摄并传回的作品中得到了验证。多张照
片被新华社摄影部评为当日最佳照片，同时在《中
国摄影报》等专业媒体头版大幅展示。

其实，高山摄影是一项名利双收的职业。一群
高山摄影师在大本营的一座座小帐篷里“野蛮
生长”。

这次在大本营，最受人关注的当属国测队的
营地，中间飘扬着五星红旗。

郑林是第二次参加珠峰测量。2005 年，刚刚参
加工作的郑林有幸参与了当年的珠峰复测。他说：
“时间过得很快，我一直在思念大本营的生活”。

此次，他们又是为精确测量世界的新高度而
来。“珠峰任何显著变化，都对全球地学、生态等领
域研究有重要指示意义。”国测一大队副总工程师
陈刚在进营地时说。

成功，往往需要过人的毅力和勇气。因天气原
因，存在流雪、雪崩、滑坠等威胁，今年测量登山队

冲顶计划曾两度推迟。
珠峰是世界的高度，也是人类勇气的高度。

5 月 27 日，8 名测量登山队员终于顺利登顶。
在面积不足 20 平方米的峰顶斜面上，身穿红色
衣服的队员开始竖立测量觇标，安装 GNSS（全
球导航卫星系统）天线。同一时刻，地面 6 个交
会点对峰顶觇标进行交会观测。

这是一次国家任务，测量珠峰意义重大。
他们标注珠峰，历史则标注他们。
生活在大本营的人，涌向同一座山峰，而每

一个人却怀揣着各自的梦想。
来自定日县的牧民格桑，每年登山季都会

赶着牦牛，穿梭在大本营和 6500 米营地之间的
山路上——在登山营地间运输物资。

这条随时有滚石的山间小路，就是格桑的
脱贫之路。每年登山季，他和他的牦牛，能挣人
民币六万元左右。这些钱，可以用来盖新房、买
家具，改善生活。

而对于每年在珠峰山区捡垃圾的阿旺扎西
来说，传承和弘扬安全、科学、环保理念的登山
精神是他此行的目的。

新华社前方报道组组长多吉占堆说，这是
他登山报道 30 年的“告别赛”，也是封山之作。

西藏，一直笃信因果。每一件事不是单独的
出现，而是环环相扣的结果。

登山运动是一项集体运动，很多人的名字
不在最后的荣誉册里。然而他们就像大河的支
流，不断输入能量，奔向大海。

我们的报道囊括了登山家、科学家、牦牛
工、当地农民，以及开餐馆的老板等等，努力还

原一个完整的登山故事。

影像“珠峰”

40 多天在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地区采访拍
摄，是我记者生涯中最艰难、最难忘的一次
经历。

视觉盛宴和身体煎熬同步并行。
一直坚信，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太多，所以对

大自然，唯有敬畏和仰望。
一个月的时间，计划冲顶，又推迟，又计划，

又推迟，反反复复，像极了人生。
期间，有过失落；有过同事从海拔 6500 米

下撤时激动的拥抱；有过顶峰信号时有时无的
焦急等待；也有看到珠峰极致美景时的怦然心
动；更有和海拔 8300 米的特约记者视频通话后
的默默流泪。

最终，一切以一次完美的报道，打上了
句号。

特约记者扎西次仁、边巴、拉巴，出色完成
了海拔 6500 米以上的拍摄传输任务。

登顶之日，记忆犹新。
当测量登山队的队员攀越陡峭的珠峰横切

面时，震撼的画面成功传到电脑里，瞬间血脉偾
张，激动不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担当。如今的测量登山队队员们身上同
样闪耀着珠峰测量先辈们的攀登精神。这种精
神也鼓舞着我们，攀登自己事业的“珠穆朗玛
峰”，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影像攀登者。

“影像攀登者”在珠峰脚下的 40 个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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